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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桐庐的城北
远望桐庐的城南

杨东增

我在城北
与桐江花园、富春居、桐君山
站在一起
遥望着天天在长大的城南

富春江在我眼前平静地流过
大船小船儿吆喝着水域的调子在我眼前慢慢飘过
江沿水流顺着步道自上而下游过
城市气魄在我们的视野里勇猛地飞出

一桥，横卧在富春江上
二桥，横卧在富春江上
三桥，横卧在富春江上
两岸忙忙碌碌的脚印奔腾在富春江的桥面上

久在城北的县政府迁入城南以后
城南，在桐庐县宏伟蓝图中迅猛地展开了翅膀
她左右逢源，飞速发展
耸出多少高楼肩膀，架起多少企业身劲

迎春路向南延伸接上了杭新景高速的发展
又散出多少纵横交错的街街道道
城南扩展了高楼，城南增加了小区
城南增强了民意，城南摸亮了容颜

杭新景高速的入城口，以其特有漂亮和美丽
把城市的荣光抬得很高很高
桐庐高铁站和高铁东站相互呼应着
把桐庐的发展领得很快很远

桐庐城南，在桐庐城北的眼里
像一匹威猛无比的战马
桐庐城北，在桐庐城南的眼里
像一匹严慈壮实的耕牛

一
长假期间，妻子忽然提议去富春绿

道。对于这条新建绿道，我只是耳闻，

不知具体位置。妻子也说是刚听驴友

介绍的，位于富春江镇，应该不难找！

说走就走。9 点 30 分从家中自驾

出发，20分钟到富春江镇，旋即驶上钓

台路。这里聚集了不少大型水电关联

企业，不论国有、民营还是外资，产业的

集聚升级让它们在全国乃至海外都有

很高的知名度。

车至富春江大坝，我们向维持秩序

的工作人员打听怎么走，一位中年男子

指着钓台景区的方向说，直走！同时告

知，国庆期间限制车辆入内。我们找地

方停好车，背上包徒步前往。

景区渐近，远古的隐逸之风不觉扑

面而来。右边连绵群山，左边浩渺富春

江，犹如置身于《富春山居图》。江面上

大小船只穿行如梭，路两旁成排的老樟

树苍茫雄伟，像是守护，又似列队欢迎。

路随山转，过了个弯，续行20余米，

见右侧有石阶，一旁指示牌清楚写着

“富春绿道——钓台段”，并附示意图。

我手指石阶，对还在问询路人的妻子

道：这里就是富春绿道！

二
层林秀岭倚云栽，绿道清风拂面

来。踏上绿道，我们开启两个人的探寻

之旅。

首先是一道2米多宽、30多米长的

水泥台阶，仿木的水泥栏杆，古色古香

的太阳能路灯，其风貌与周围环境融为

一体。接着是一段平缓山路，随后一段

陡峭的台阶，如是一路盘旋向上。

满眼皆绿。春夏的绿是嫩绿，给人

以生机和活力；眼前的绿是翠绿，每一

片叶子都在诉说岁月的故事。陆续遇

到下山的人，有从山背面翻越过来的，

也有是到山顶后原路返回的。显然，富

春绿道早已名声在外！

快到山顶时，赫然见一路牌：富春

亭、山野星宿。以为这是终点，迎面独

行的“背包侠”却告诉我们，离终点还远

着呢，走完全程至少得四五个小时。第

一次走富春绿道，本就路况不明，一听

要走这么长时间，是继续还是返回？妻

子一时忐忑。我知道妻子的心思，就

说：“走全程吧！”于是，我们朝着“山野

星宿”的方向继续边探边行。

一小段平缓山路，接着一段长长的

上行斜坡，再搭配一个就着山势的平

台，再接着一段长长的下行斜坡。平台

或大或小，斜坡有长有短，如此循环往

复。一路上我们未曾遇见一个行人，四

顾茫茫，不知前途如何，心情不由紧张

起来。此时妻子又接到一个朋友电

话。我见她脸上浮现着急的神色，提议

抄近路下山，却一直找不到下山的路。

“山野星宿，孤身万里”，此刻身临

其境。问妻子，你在这边工作过，可知

这山叫什么山？妻子脱口道，富春山

啊。史载，富春山，县西三十里，前临大

江，汉子陵隐处，宋文正公吊之。又谓

富春山为元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原创

地。随之，一个个在此驻足过的历史人

物渐次浮于脑海并鲜活起来。

我武断地认为，严子陵不仅在山下

隐居垂钓，还会在山上劳作留宿，可能

孤身一人，抑或和一二山野村民。彼

时，陪伴他们的或许唯有江涛、凄风、星

月，天地茫茫，忘却前方的路，就此停

留，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

还有范仲淹。或专程去钓台瞻仰

子陵，或因公务往来于建德和桐庐之

间，这富春山中留有他的足迹，还有他

那流传千年的《潇洒桐庐郡十绝》。“十

绝”不仅至今为人们传唱，而且也使桐

庐成为洒脱超逸的地标。还有黄公望，

创作《富春山居图》的整整三年时间，他

应该频繁来此写生……

他们或都留宿于此，或都经历过寒

冷和孤单，但我想，他们的内心始终是

温暖的。

三
不必急于赶路，把走路单纯回归到

走路本身，大概就是一件美好而快乐的

事。

我们又继续前行了一大段。妻子

自言自语：其实那位打电话的朋友也没

有什么要紧事，只是走全程怕时间长、

体力吃不消，不走又觉得遗憾。我安慰

说，我们慢慢走便是，大不了走到天黑，

总能到达目的地。“两人结伴，不怕！”妻

子说着便开始倒着走下坡路，还让我试

试，说可以保护膝盖。我学着走了几

步，因为总担心会摔跤，就放弃了。这

时候妻子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不断鼓

励我，坚持，再坚持！

不知不觉间，我们踏上了一条铺满

厚厚的枯枝烂叶的小道，两旁的树木特

别茂密、高大，有一种进入深山老林的

感觉。此时，除了我们偶尔的聊天声

外，唯有虫鸣和鸟叫，嘤嘤成韵。这一

长段路程，我们走得异常轻松、愉悦。

一转眼，来到一处依山势而建的山顶公

园，几颗大松树，几块大石头，没有过多

装饰，简洁大方又不失新颖别致。不知

什么时候，妻子手里多了一根拐杖，还

找了一根树枝让我也用起来。

我们一直在走，富春江始终陪伴着

我们，哪怕在山腰，它也总在前方若隐

若现。四周高树林立，树枝摇曳在微风

中，沙沙作响。还有一种丛生的树，树

根上长着四五根主干，负势竞上，气势

磅礴。也许前期气温偏高的缘故，此时

虽已入秋，但山色依然苍翠欲滴。

小憩片刻，重又登程。不久来到一

悬空观景平台，远处黛山千叠，脚下碧

水东流，四周是大片的森林和竹海。“此

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

湍，映带左右……”我忽然想起《兰亭集

序》里的句子，虽然没有王羲之们的雅

兴，也不做禊事，但用来舒展脚力和眼

力，开阔胸怀，实在也是很快乐的事

情。我们驻足良久才离开观景平台。

随之来到一处长着成片高大而茂

盛杨梅树的缓坡，“这里的杨梅品味一

定特佳”，妻子“望梅止渴”，而我却闻见

悠然茶香。据说这里曾经是茶山。“（严

光）乃耕於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

陵濑焉。”严陵濑水田无多，只有开垦山

地种植茶叶等等。于是，范仲淹用脚丈

量土地，问民间疾苦，才有了“新雷还好

事，惊起雨前芽”的醉美诗篇，也有了黄

公望融画于茶，以茶释画的《富春山居

图》。

四
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有时候

坚持下来才是“山高水长”。

过了杨梅坡，来到一大片松树林，

路旁竖着一块铁木制作的大牌子，上面

刻有几个人像，写着“我们15个，平顶山

之上”。

《我们15个》是由腾讯出品的节目，

召集了背景迥异、互不相识的 15 个素

人，暂别过往，从零开始，在极其苛刻的

资源条件下，于荒芜的平顶之上共同生

活一年。然而，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一个

人坚持到最后，成为“被辜负的梦想”。

水无源则竭，木无本则折。任何理

想追求都必须建立在现实之上。这时

候，我的脑海就又浮现出了严先生的身

影。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同学光武帝

刘秀多次延聘，少有高名的严子陵仍隐

姓埋名，退居富春山，过起了隐逸的生

活。严子陵这种不慕富贵、不图名利的

品格，一直受到后世的称誉。范仲淹称

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

高水长”！其实严子陵退的是名利官

场，退的是世俗纷争，不退的是鲜活人

生。黄公望晚年也在“富春山”过起隐

居生活，他不退的也是生活，因此才有

了后面的传世画作。范仲淹虽然未曾

退隐山野，但遭贬出知睦州不到一年的

时间，兴办教育、兴修水利，为当地民众

做了大量的好事实事；他始终与人民在

一起，所以才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千古绝唱！

转过几个弯，钻进了一片原生态的

密林深处，一条利用山沟地势筑就的漫

长且年代久远的石板古道，把我们不断

引向山下。踽行山沟，两旁是参天大

树，头顶是白茫茫一线天，前面被茂密

的树林挡住了视线，不见富春江，唯闻

舟楫声。

五
脚步不断前行，大约又走了半个小

时，突然眼前一亮，露出了一个大口子，

一片硕大的、耀眼的水面就展现在眼前

——我们终于到了富春江边！

这段绿道柏油浇筑，宽敞平坦、整洁

干净，路面绘着山水图案logo，从我们的

脚下一直沿着江边曲折伸展。听着涛

声，迎着江风，我们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

目的地：与建德交接处的长坑埠。

下午3点，我们从长坑埠开始，沿孝

荻线、徐七线、子陵路返回出发地。先

从一个废弃的厂区经过，从遗留的断壁

残垣看，当初曾经一度繁荣，而现在只

剩烟囱直耸云霄，这应是产业转型升级

和农村环境整治的结果吧！离开厂区，

便是一条全长6公里多的山村公路。两

侧青山相连，绿树成荫，天空间或有大

雁和白鹭飞过。不时有汽车从我们身

边经过，司机总会放慢车速热情地为我

们指路，有的还主动提出搭我们一程，

我们一一婉言谢绝了。

夕阳西下，依山而建的村庄，白墙

黑瓦，绿树掩映，路上看去都是一幅幅

美丽的山水画。我们感叹乡村振兴取

得的成效和农村面貌翻天覆地的变

化。其中一个叫石塘下的小村，在我印

象中，既脏又乱，路是泥路，房是泥房。

如今柏油路宽广，楼房高起，庭院崭靓，

不少人家的房前屋后都种满了各色花

草果木，整树的红柿子像一盏盏红灯笼

既喜庆又抢眼。面对当代的“乡村画

师”们，我们的黄公望老先生是否也自

愧弗如……

六
富春山最高海拔308米，只能算是

座小山，但富春山又是名副其实的“高

山”，是一座由沉甸甸的人文、思想垒起

来的高山。

富春绿道是一条依托富春山水基

底打造的山水诗画绿道，分为北线和南

线，北线为富春山绿道，南线为芦茨湾

绿道。这次我们走的是北线。一路走

来，人仿佛在不断穿越，不断回首和展

望：白鸥往来本无心，千年往事已沉沉；

不见昨夜雨湿处，聊以新颜待今朝！

富春山上古道拂新绿
潘桦

蓝银坤

《朵梅》

兰石斋杂记（十三）

相对于《新安江》杂志，《朵梅》更称得上是“内部刊

物”，更专业化、受众面更窄。属于建德县书法工作者

协会篆刻创作委员会的交流刊物，在1990年3月3日

创刊，说是刊物，其实，每期只是小十六开两版单张而

已。主编是李葆荣先生，由凌猛足、徐咏任编辑，刊址

在严州师范学校。取名《朵梅》，可能是地址在梅城，梅

城古称“梅花城”，梅花千万朵，撷取一朵，有谦虚之意

在里边，另外是否因为上海朵云轩有《朵云》杂志，为沿

其雅而取《朵梅》？不得而知。当时最难的事情是印

刷，没有费用来源，量小无法制版印刷，复印机还未普

及，这些都是头痛的事情。还好当时严州师范学校可

能已经有复印机，因为凌猛足在此工作有便利条件，

《朵梅》也就应运而生，创刊时的文字部分是李葆荣先

生手写，第二期即用打印文字了，这应该是便利条件起

作用了。从一、二两期篆刻爱好者通讯录来看，有十六

位（当然不是所有，还有一些在后几期发布的），这对一

个小县来讲，九十年代初有篆刻爱好者几十位，比例是

蛮高的，周边县市大多是个位数甚至空白。从年龄结

构上看年长的六十多岁，年轻的如凌猛足、叶欣、蓝银

坤等才二十岁上下，中间年龄段的有李葆荣、戴不庸先

生。特别要记一下：建德当时最年长的张鉴先生和当

时创作最年富力强的胡永前先生在前一年离世（胡永

前先生是我的篆刻启蒙老师，离世时年仅三十岁）。他

们两位对建德篆刻艺术的传承、发展贡献颇大。创刊

号发表凌猛足、陆文良、金雪峰、李葆荣、徐咏、蓝银坤

六位作者的各两方印作。第二期刊头采用篆刻边款形

式刻《朵梅》二字，这是凌猛足的创意。第三期刊发“寿

崇德先生珍藏书画印章选拓专辑”，寿老师无私将吕凤

子、余任天、张耕源、矫毅、高石农、陈左夫、林剑丹等名

家为其篆刻的作品公开，提供给篆刻爱好者学习，使篆

刻爱好者大开眼界、受益良多。所以编后有寄语：“这

期选蜕的印章，作者大都为印学界前辈，在章法、篆法、

刀法上都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可是，不知什么原因，

《朵梅》发行没有几期就停刊了。此时，凌猛足在严州

师范学校学生当中无私教授篆刻，在此基础上成立了

“严师新安印社”，《朵梅》成了新安印社的社刊，继续服

务于篆刻爱好者。后来由于社会变革、师资流动以及

严州师范学校合并等原因，新安印社存在时间也较短，

《朵梅》也不知所终。可惜、可叹！
作为一个有着近2000多年建县史的地方，桐庐这片

土地上曾经有着许许多多的扣人心弦的历史故事，留下

了丰厚的人文底蕴。在这里，也许不经意间看见的路旁

的一座小庙也隐藏着一段动人的传说；一个简简陋陋的

埠头，你也能找到传世的诗歌。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

移，其中有些地方仍然名显于后世，但还有许多地方则

悄悄地泯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位于富春江镇里董村的

钟山寺就是这样一座渐渐为世人所遗忘的古老寺庙。

由于该寺历史上曾经多次被毁重建，如今对于寺

庙的渊源，即便是村中最年长的老人，都只有模糊的记

忆了。据寺庙的庙祝说，这座寺庙最早是汉光武年间

修建。如依此来计算，则寺庙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甚

至早于桐庐的建县（桐庐的建县始于其后数百年的三

国年间）。但对于这个传说，笔者却持怀疑态度。佛教

大规模东传的时间公认为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年～

75年），汉明帝刘庄时期。而在此之前就有了佛寺，于

理不合。

那么该寺究竟建于什么年代？虽然散佚的历史已

经让此不可考。不过从村人的另一个传说却可瞥见一

点端倪。据村中的老人讲，钟山寺曾经在历史上显赫

一时，是古代浙西地区的知名庙宇，而其建寺之初，曾

经采用过与杭州灵隐寺相同的建设图样。盖因当时的

建寺人也想打造一座与灵隐寺相同的庙宇。杭州的灵

隐寺建于东晋年间，那么钟山寺建立时间应该在其后，

而村中老人也言及钟山寺建于南宋年间。如果以始建

于南宋年间来计算，钟山寺也有700多年历史。

据庙祝介绍，该寺曾于元末的战乱中被焚毁，后于

明太祖时期重建。其后数百年间不断得到加建扩大，

成为当地知名庙宇。但进入民国后由于战乱和时局动

荡的影响，钟山寺逐渐衰败。新中国成立后，村中修建

水库，根据规划要淹没庙宇，于是钟山寺渐成废墟。不

过幸运的是，水库建成后，却并没有将寺庙原址淹没。

改革开放后，有外地僧侣来此，募化重建此寺。

从里董村步行三华里即到钟山寺山口。入口处两

山夹持，中有一条道路从山下的红亭子处通过，道路左

为一条小溪，右为一个池塘，池塘清可见底。沿着山下

的石子路再走半里路就到了钟山寺的石牌楼。石牌楼

的横梁上篆刻有“钟山寺”三个大字。重建后的钟山寺

有门口的放生潭、正中大雄宝殿以及后殿观音阁等建

筑。虽然重建后已经大不如昔，但仍然可以想象出当

年的辉煌。

岑参，唐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宝三年进士，授

兵曹参军。当时西北边疆一带战事频繁，岑参怀着到

塞外建功立业的志向，两度出塞，久佐戎幕，前后在边

疆军队中生活了6年，对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及少

数民族的文化风情感同身受，其边塞诗尤多佳作。“忽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为千古传诵。

岑参的父亲岑植曾在富春江上游的衢州任司仓

参军，岑参年幼时曾随父在富春江边居住。在《送王

大昌龄赴江宁》中，岑参讲述了他居住在“富春渚”的

经历：

旧家富春渚，尝忆卧江楼，

自闻君欲行，频望南徐州。

诗人说，我曾住在富春江畔，江边有一座小楼，

那就是我家。岑参念念不忘富春江，对桐庐的人文

山水时有想念。严维落第回桐庐，他安慰道：“严子

滩复在，谢公文可追。”（《送严维下第还江东》）同僚

李明府去睦州，他借富春江景寄托自己的思念：“严

滩一点舟中月，万里烟波也梦君。”（《送李明府赴睦

州便拜觐太夫人》）好友李翥南下，他很是羡慕：“帆

前见禹庙，枕底闻严滩。”（《送李翥游江外》）天宝十

年（751年）岑参自边塞返京后，曾避居终南山，度过

了两三年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在别业双峰草堂又一

次想起富春江。桐庐不仅是他的第二故乡，更是他

的精神家园。（事见《唐诗桐庐》）

杨金春

钟山寺

邱升阳

岑参和桐庐“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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